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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升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运用文献资料、走访调研、专家咨

询等研究方法探讨人才培养的困境和对策。研究认为：生源渠道单一、与社会需求和要求脱节、

就业对口率及层次低等方面是当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提出拓宽生源

渠道、更新培养理念、提升文化要求等破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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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Wushu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major, an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ter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his study mainly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raining of Wushu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major including: single student source channel, 

disconnection with social needs and requirements, low employment matching rate and employment level.So,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talents training for Wushu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majors are 

suggested as follows: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students;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talent training;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requirement of students' cultur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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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我国培养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方面高层次人才的专门渠道。其历史发展经

历武术专项、武术专业、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阶段[1]。自 2012 年更名为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以来，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共有 58

家高等院校以单招形式招收该专业考生[2]。当前，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在招生规模、体系健全、

服务国家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

一些棘手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为此，研究遵循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依托当今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对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困境及原因进行

分析，并提出与之相应的破解对策，旨在为提升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贡献理论参考和实

践思路，进而更好服务国家、社会对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人才需求的满足，以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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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临

的困境 
1.1  生源渠道单一 

在现代运动训练学领域，选材是首要环节[3]。所谓

“谈玄授道，贵乎择人”，择徒则是传统武术传承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4]。因此，招生是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某种意义上讲，把全国从事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者中最优秀的学生，招集到

高等院校从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习和研

究，对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已经成

功大半。招生工作主要取决于考试制度，而其中的报

考标准和条件要求又是关键所在。当前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考试制度，采用有别于针对普通学

生高考制度的单招考试制度。其特点为：一方面，文

化考试科目较少，只包括语文、数学、政治、英语 4

科；录取分数线较低，满分 600 分的答卷，国家统一

要求为“最低控制分数线不低于 180 分”，在实际录取

过程中，大多数院校基本设定在 200 分上下[5]。而且，

近 5 年国家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管理办法》中，都附有“具备

一级运动员等级资格的考生，其文化考试成绩可在原

始分基础上增加 30 分；具备运动健将(武英级)技术等

级资格的考生，其文化考试成绩可在原始分基础上增

加 50 分”的条款。这就是说，只要运动等级达到一级

及以上，文化考试成绩的要求可以压得更低。此外，

文化成绩与技术成绩在学生最后的总成绩中占比分别

是 30%和 70%。由之能清楚看到，国家在招收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时，明显偏重于专业技术。另

一方面，在运动技术水平上，国家要求所有报考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都需“具有二级及以上运

动员等级证书”。作为体育专业院校入选“双一流”建

设高校的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则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先后将这一要求提升为“具有一级及以上

运动员等级证书”。而能够获得运动等级的比赛，都是

被国家武术运动管理部门承认、以竞技武术为主体内

容的赛事。尽管为继承发展传统武术拳种也专门设立

了“传统项目”比赛，但由于其移植旧版竞技武术比

赛规则进行成绩评定[6]，迫使参加该类赛事运动员的技

术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风格转变；对于仍然沿用传统武

术训练方式和技术标准习练的民间武者，要么无缘该

类比赛，要么即便参加也很难拿到名次，从而无法获

得运动等级。这意味着，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

才培养的生源，基本都是竞技武术运动员出身[5]。 

单一的生源渠道虽然便于管理统筹，但其弊端却

是多方面的。首先，竞技武术单一人才口径的招收限

制，不利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武术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仅 20 世纪 80 年代挖掘

整理出来的符合“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

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 129 个，有些拳种又衍生出若

干不同的技术流派。虽然这些内容本身参差驳杂、泥

沙俱下，但其中不乏能够代表中国武术精髓的优秀成

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作为培养该领域高层次

专门人才的主渠道，生源类型局限于竞技武术所包含

3 个专项(套路、散打、中国跤)，只部分突出了武术的

体育属性，而忽视了武术相较之其他体育项目的最大

特点的文化属性，不利于武术整体的传承发展。在当

前国家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

化强国”“教育强国”时代背景下，如何突出与其他体

育项目区别，是武术教育面临的重要使命。招生环节

不改变只限于武术竞技领域人才选拔的机制，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育难以有力服务国家相关战略的

实施。另外，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近千项，但其中极大多数项目都不具有运动员等级授

予资格，其习练者自然也无法报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这使得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名称上难

以自洽，在实际内涵上无法与其名称相符。 

其次，减弱青少年群体习练传统武术以及其他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积极性，造成陷入大面积、持续失

传困境。传统武术是中华武术的根，它成形于农耕社

会，与中华传统文化构成器与道的关系。然而，伴随

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当代信息社会

的急剧转型，传统武术与其他很多土生土长的传统文

化门类一样，失去原来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第一是

习练传统武术失去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通道，既很难

作为一项专门职业，也无法获取官方学历教育认证所

需要的技术资本；第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大量农

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主要寄身于田野乡间的传统武

术习练者数量大幅缩减；第三是生活环境的改变，给

新生代人群带来了目不暇接的文化娱乐产品，这些产

品的轻松性与传统武术的厚重感形成鲜明对比，前者

因更契合当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而成为新生代人群主要

的娱乐休闲内容，此消彼长地造成传统武术的失落。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通过制度的形式对传统武术以及

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保护，它们就必然会陷入

失传的危境。诚然，国家早已看到了这一问题可能导

致的严重后果，并于 2005 年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7]。但不能否认，该保护工作尽管会在短

期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挖掘起到立竿见影效

果，但对于作为保护主体的人而言，该制度红利的力

度仍远远不够，因为只是业余性质的，所以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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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为祖国未来的青少年群体无法产生足够大且持久

的吸引力。换言之，“自古仕宦利禄之诱乃激发人们习

武热情的重要手段”[8]，“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

济来源是保护传承人问题的关键，具有一定的社会地

位，除却生存问题的缠绕，传承人才能安心继续传统

武术传承工作”[9]。如果青少年群体无法将传习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作为自己日后谋生立命、事业发展之倚

靠，那么，必然会造成这一制度对于传统武术以及其

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护的削弱。 

最后，招收学生普遍存在文化基础薄弱的情况，

导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学科人才培养脱钩。

课题组在对多地开设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高校

进行走访调研时，被访领导和教师普遍反映：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这既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自身后续的人生发展，同时也

成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的掣肘。有关研究

对来自全国 33 所院校 40 余位与会代表反映的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其中也佐证了该问

题的客观存在[10]。自实行高考扩招以来，作为高等教

育体系最底层的本科(专业)教育，由于其已进入到大

众教育的阶段，致使这一层次学生所具有的教育资本，

与社会上层次较高职业所要求的教育资本水平不对

称，反向要求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尽可能实现专

业与学科教育的衔接。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包括硕士

和博士)的入学考试以文化考试笔试形式为主，其难度

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的文化基础差距很

大，从而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之间形成一道难以跨越鸿沟。所造成的实际情况

就是：一方面，很大一部分考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本科生考不上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研究生。另

一方面，多数考上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研究生，本科

所学专业并非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有很多甚至

是体育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虽然专业和学科各有侧

重，但二者之间毕竟紧密关联，尤其是对于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这样建立在“术科”基础上的学科专业。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断

裂，一方面造成专业学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也成为很多学科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根基、趋于凌空

蹈虚的根由所在。 

1.2  与社会需求和要求脱节 

当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人才所对应

的社会需求中，层次较高且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对口的，集中在学校教育和公安警务领域。然而，

随着国家对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推

进，入职这两大领域的门槛都较之以前抬高许多。不

仅要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而且还要通过专门为岗

位设置的资格考试。对于前者，自 2015 年起，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开始实行全国统考制度，要分别通过国

家为此专门组织的理论考试和(教学)实践考试，才能

具备入职中小学教师岗位的前提条件；对于后者，也

要首先参加相当于公务员入职前“行政能力测试”和

“申论”的笔试，通过后方可进入体能测试和面试环

节。而这考试的难度，对于文化基础薄弱的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来讲都是较大的。如有调查研究

显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生，参加教师资

格证笔试的通过率极低，不到 5%[11]。这导致了很多学

校(特别是中小学)缺少甚至是没有专业的武术教师，

由于教武术的老师往往不精通，造成学校武术教育质

量偏低。笔者在以考评员身份参加上海市体育(武术)

中考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考生之所以因为规格全错而

起评分降至 60 分(以“少年连环拳”为考试内容的规

格包括：马步、弓步大小腿的夹角不能超过 120°，弹

腿、蹬踹腿法有明显屈伸且脚后跟高度高于膝关节。

一个规格错误或未达标起评分降低 10 分)，主要原因

不是学生做不到，而是老师在教学中根本没有要求。

可见，武术教师的非专业性是造成学校武术教育质量

普遍偏低的原因之一。而它的存在却并非因为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数量不能满足学校武

术教师的岗位需求，而是因为很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毕业生在竞争该岗位的岗前考试中就败下阵

来，根本无缘学校教师岗位。换言之，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培养的学生，虽然具备了较强技术资本，

但却达不到当今社会对于专门岗位的一般性条件要求

(文化资本)，自然也谈不上满足社会对武术专业人才

的需求。 

1.3  就业对口率及层次低 

正是由于当前社会中层次相对较高且对口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工作入职要求，与该专业学生薄

弱的文化基础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造成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学生的就业对口率和就业层次均较低。很

多毕业生不得不选择转行，或是到社会上的武术培训

班或俱乐部从事教练员工作。工作本身虽无高低贵贱

之分，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作为高层次武术人

才培养的价值定位该如何体现？以社会上各种大大小

小的武术培训机构为例。据课题组在走访中了解到的

情况，它们所聘用的教练员主要来自于两条渠道：一

条是退役武术运动员和武校学生；另外一条就是高等

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毕业生。从学历层次

上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显然高于退役

武术运动员和武校学生。但就业的现实却是，受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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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只能从事与

初等教育培养的武术人才相同的工作。而且，调研结

果显示，二者在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上并不会因学历

层次不同而有所区别，其遵循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逻辑，即他们福利待遇高低完全

取决于个人在工作中所能够兑现的市场价值。这种社

会现实通过信息反馈机制作用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人才培养，正是造成当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学生中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根本性原因。 

 

2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临

困境的破解对策 
2.1  拓宽生源渠道 

作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全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专业建制，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生源口径上

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将该领域内某个方面有特

长的学生，纳入到自己的生源范围中来，彻底打破以

往仅局限于竞技武术运动员的单一渠道。 

1)要为传统武术拳种习练者开启一扇可以“入士

进取”的大门。央视团队历时 3 年、走访数万公里拍

摄完成的 6 集纪录片《藏着的武林》中，传统武术拳

种习练者发出这样的哀叹：年轻人从小开始接受家传

传统武术拳种的训练，最终却因获通不了国家承认的

运动员等级，而无缘高等学府进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的学习深造。基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这

样的结果势必会让那些正在学习传统武术的年轻人或

者选择放弃，或者不再以此为业，只把习练传统武术

当成一个爱好对待；也会让那些即将学习传统武术的

年轻人闻声而却步。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角

度，失去很多优秀传统武术拳种技术人才和文化资源，

使学者提出“立足拳种”的武术专业技术课程改革理

念缺乏落地基础，使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与其他体

育专业相比缺乏特色；对于传统武术拳种本身而言，其

濒临失传的命运亦将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扭转的动力[1]。 

关于操作办法，一方面，其中部分具有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传统武术拳种习练者，可按照下

面论述的非遗传承人等级标准，结合技术考试和文化

考试成绩进行录取(不同非遗等级可借鉴国家对于具

有一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进行加分的办法，分别予以

加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具有非遗传承人身份的

传统武术拳种习练者，则可根据技术考试和文化考试

的成绩进行录取(没有加分)。 

2)要将获得一定段位的武术习练者纳入到招考范

围中。设置段位制的初衷主要是为更好向大众推广武

术，与隶属精英竞技领域的运动员等级制度相对应。

从以往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条件和要求来

看，对于它们的认识一直延续着“二元对立”的思维

逻辑，认为只有后者才是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进行人才链接的对象。这不仅极大窄化了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考生的生源渠道，更为关键的是，这种

思路直接导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成

为竞技武术领域培养运动员的翻版，偏离社会对武术

人才的实际需求[12]。中国体育的发展从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后就提出由“大国”向“强国”转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办成让人

民满意的事业”，大力倡导由“全民健身”而实现“全

民健康”，并认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这意味着体育事业已经成为实现全民健康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手段。时代背景转

变，对依然延续竞技训练模式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教育提出严峻挑战。近期提出的“体教融合”改

革理念，就是在体育和教育领域应对这种挑战的重要

举措，其必将加快包括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内

的整个体育事业的改革进程。此外，起于 2020 年初至

今仍时有反复的新冠疫情，使得很多比赛一再拖延甚

至停办，直接导致竞技武术运动员缺失通级机会，进

而造成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生源断档。这种情况

下，开拓段位制相关段位作为报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的技术标准的渠道，无疑是一件双赢之举。 

3)将获得一定层级的民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纳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范围。

从专业名称可以看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以武

术为主，以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辅，二者相合，

才构成完整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如上所述，

当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运动项目设置只

包括套路、散打和中国跤 3 项，均属于(竞技)武术范

畴；而其他近千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统统被排除在

外。这无论是从学理还是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发展，都是不妥的。始于 2005 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截至 2018 年列入国家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就已公布 5 批，另有一大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进

入省、市级不同层次的非遗保护范围。然而，仅仅依

靠非遗传承力量是单一的，如果将获得相应层级(如省

级及以上)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非遗传承人纳入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范围，不仅会对众多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创新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且也有

利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身的健全发展，《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中“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

秀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

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推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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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战略任务的完成，也

由之而获得坚实依托。需指出一点，以往很多关于“传

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政策文件和理论

研究均针对普通中小学，却忽略了高等院校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13]。相对于普通中小学，高等院校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无疑具有更大且深远的影响

力。或者换句话说，非遗体育进入普通中小学在某种

意义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思路，而非遗体育

进入高等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则是一种“自

上而下”的发展路径。改“一家独奏”为“双管齐鸣”，

将大大提升非遗体育进校园的实施效果。 

拓宽以上生源路径，需在文化考试内容及成绩要

求方面，区别于对具备运动等级运动员。前者可探索

以普通高考成绩替代单招考试文化成绩的方式，而且，

与具备运动等级运动员的技术成绩和文化成绩各占总

成绩 70%和 30%，上述 3 种生源技术成绩和文化成绩

占总成绩的比例，可按 40%和 60%或各占 50%。这样

做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在拓宽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生源渠道的同时，以点带面地提高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生源的文化水平，更好地对接其日后的专

业学习和职业发展。 

2.2  更新培养理念 

首先，要打破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并一直沿用至

今的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等同于竞技

训练人才培养的思维定式。二者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担

当明显有别：前者是学生，后者是运动员；前者面向

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后者面向的只是运动竞赛领域。

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整个国家体

育发展的价值主导是竞技夺标；而且在 1998 年大学扩

招政策实施以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招生规模较

小。这种情况下，通过国家统一分配的方式，大部分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都能实现“从竞技口

径来，到竞技口径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已

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方面，竞技领域内的执教岗位

基本由自己培养运动员以退役后留队的形式占据，或

是从其他运动队引进；另一方面，1998 年大学扩招政

策实施以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规模迅

速扩大，今天的毕业生即便可以进入各级武术运动队，

前者的人员数量与后者的岗位需求之间也有很大差

额。此外，“体教融合”政策的颁行，使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毕业生“进入竞技领域就业”失去制度依

托。但关于这一点，不仅绝大多数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学生茫然不知，即便是有些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教师及管理人员也缺少认识。众所周知，竞技

武术套路由于在身体技巧(尤其是跳跃翻腾方面的技

巧)对“高难新美”的追求，极大降低了对普通大众身

体的适应性；而且从健身角度，其绕垂直轴和矢状轴

旋转的运动生物力学特点，也与人体腰、膝、踝等关

节的运动生理规律相悖，不仅不利于健康促进，这些

问题共同导致竞技武术套路的社会需求空间非常狭

窄。而竞技武术散打的“强技击性”又由于与民族文

化和国民性格不太榫合(在国人对拳击项目的较低接受

度中可见一斑)，以及教育系统对于学生人身安全的顾

虑、对于散打项目所持有的“野蛮暴力”刻板偏见[14-15]，

降低散打项目的社会需求度。因此，如果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继续沿袭竞技武术训练的老

路，势必将其导向与社会需求相错位的方向。 

其次，以“大武术观”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接社会

武术专业人才的需求。所谓“大武术观”，是针对当前

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武术发展趋势而言的。这并

不是说武术发展不需要专业化和精细化，而是强调要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让我们实际培养的人

才与专业定位相符合。通过对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

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高等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查阅发现，当前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人才定位是培养“复合型应用性人

才”。而“复合型应用性人才”所对应的毫无疑问是社

会对武术一般需求的适用性，涉及教育、健身、演艺、

竞技、军警等多个领域，而非只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

(如竞技领域)的适用性。 

最后，具体操作上，在打破竞技武术培养竞技运

动员所普遍采用的“项目”模式的同时，通过“外源”

(聘用校外武术家)和“内生”(校内武术教师自修和培

训)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武术拳种的优秀成分吸收进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中。前者强调横向

面的广泛，目的是跨越专项围栏，使武术专业学生均

衡、系统学习和掌握武术范围内各个运动专项的技术

内容，提升其在多个武术项目整体技能水平；后者强

调纵向点的深入，通过吸收传统武术拳种在技法解读、

思想意蕴、品德内涵、文化历史、民族精神、审美取

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实现武术专业技术“是什么，

怎么做，做多少，为什么做”的体系化教学，首先使

作为未来武术推广者和传播者的武术专业人才完成对

武术技术的“文化自觉”，然后再通过他们“蒲公英”

般地向全社会进行散播和普及。 

2.3  提升文化要求 

对于从事体育运动者而言，进入高等院校攻读学

位是其整个人生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如果说在此之前

所需努力的侧重点是提高技术水平、积累技术资本的

话，那么，当开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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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需努力侧重点应向提升文化水平、积累文化资

本转移。因为，虽然达到特定技术水平可以叩开高等

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大门，但在此基础上

的文化水平的提升，才能把自己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

带向更高更远地方。 

一方面，通过招生改革整体性地提升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的基础知识素养。对于按运动等级进行

录取的运动员群体，可将当前文化成绩和技术成绩各

占 30%和 70%，改为 40%和 60%；对于除此之外的其

他生源群体，文化成绩和技术成绩的比重可定为 60%

和 40%，或是 50%和 50%。 

另一方面，在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

过程中，提高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文化知

识水平。首先，通过调整适当增加学科类课程所占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需修总课程的比重。其次，

提高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学科类课程的合格

及优秀标准，如将以往 60 分及格的要求提高为 65 分

或 70 分；将以往 85 分及以上为优秀的要求提高为 90

分及以上。最后，增设教师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方

面的相关课程，有针对性提升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学生应对这些社会主流职业入职资质考核的能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所培养的人才。研究以问题

引入，归纳目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面

临的困境包括生源渠道单一、与社会需求和要求脱节、

就业对口率及层次低。通过分析原因，并结合专家咨

询和实地调研的结果，提出针对性破解对策为拓宽生

源渠道、更新培养理念、严格文化要求，从实施路径

到操作办法，为提升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提供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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